
引 言

中国民俗学家张志娟指出，中国现代民俗学

史有两条并行的推进线路：本土的和西方的。但

现有的中国民俗学史研究主要以中国本土线路为

对象忽视了另一条西方的线路。[1]日本民俗学也

同样如此。日本民俗学由柳田国男等人创立，被

称作“国产之学”，在既往的学术史研究中，唯有这

条本土线路受到了关注。相反，学界忽略了西方

民俗学研究对于日本的影响，甚至无视西方民俗

学在日本的传播。然而事实上，日本与中国类似，也

曾有过一条西方民俗学的隐线。不仅如此，类似的

情况还出现在世界其他非中心地区，可谓东方主义

（Orientalism）时代背景下共通的文化现象，与近代

抬头的殖民主义及西方学术霸权紧密相关。

本文着重探讨在柳田国男等“日本人”创立日

本民俗学之前，由身居日本的“西方人”，尤其是英

国的日本学研究者（Japanologist）所展开的英式民

俗学（folklore）研究。 [2]具体而言，在十九世纪后

半期，即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创建民俗学以

前，英国民俗学的知识团体就早早来到了日本，他

们从“folklore”（在中文和日文中被译作民俗或民

俗学）的视角出发，积极找寻、收集、记录、表述日

本传统文化，并向海外发声，而他们的研究有别于

日本本土的研究。folklore一词诞生于英国，在日

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进行了何种 folklore 研

究？在同时代的英国，又有哪些人通过 folklore研

究日本，他们是如何讲述、描绘日本的？这两者之

间有怎样的联系？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厘清上述

问题。这段历史不仅是日本民俗学的历史，也是

英国民俗学的历史。

1 Folklore视角下的日本

众所周知，folklore一词是 1846年由威廉·约

西方近代日本民俗研究史
——十九世纪由英国人主导的日本学及日本folklore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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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九世纪末，在日本出现民俗学学科之前，英国民俗学界已将日本纳入研究对象之中。英

国的日本学研究者（Japanologist）主导了日本 folklore研究，他们身居日本，却与以英国为中心的欧美民

俗学研究团体保持着密切的交流。虽然由西方人主导的英式民俗学（folklore）研究在日本只持续了

大约40年，但对日本民俗学的生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日本民俗学史上重要的篇章。只有关

注被遗忘的民俗学家和日本学研究者，重新定位这条西方民俗学的隐线，才能更加全面地把握日本民

俗学史及东西方之间的知识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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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汤姆斯（William John Thoms）创造的。汤姆斯

是好古之人（antiquarian），曾担任英国贵族院图书

馆职员（后任副馆长）。为了肯定大众文化和民间

文学的价值，他发明了“Folk-Lore”这一表示“民众

的知识、传承（the Lore of the People）”之意的合成

词，呼吁对大众文化的收集和保存。1849年起，汤

姆斯发行了《Notes and Queries（按语和征询）》杂

志。在这本杂志中，登载了许多西方人视角的日

本民俗。他们通过 folklore这一概念，截取日本文

化的某个部分进行记述。可见，在日本民俗学创

始人柳田国男出生（1875 年）以前，在与日本相距

甚远的英国，就已经开始描绘和讲述日本文化了，

而且这种描绘和讲述与英国本土的民俗学动向紧

密关联。

威廉·休·帕特森（William Hugh Patterson）在

《Notes and Queries》上发表了 11篇与日本相关的

文章。他在 1873 年 7 月刊的《Notes and Queries》

第4集第12卷上，引用了英文报纸《长崎快报（The

Nagasaki Express）》的内容，以“日本民俗（Japanese

Folk Lore）”[3]为题撰写了与狐狸的咒术相关的文

章。这篇文章首次用 folklore这一术语描述日本

文化并将其主题化，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帕特森是一位居住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

“业余学者”，他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在日本出版的《日本先驱报（The Japan Herald）》

《日本周报（The Japan Weekly Mail）》及《日本公报

（The Japan Gazette）》等英文报纸为基础，着力书

写日本的 folklore。

深入考察帕特森的生活轨迹，不难发现他对十

九世纪后半期在英国展开的 folklore研究也兴趣浓

厚，这些研究与他的日本学研究交织在了一起。根

据爱尔兰文学数据库RICORSO所示，帕特森是当

地的一位知名人士，他于1835年出生在贝尔法斯

特（卒于1918年），从16岁起就参与了与麻布有关

的家族生意，后成为贝尔法斯特博物学者田野调查

小组（The Belfast Naturalists' Field Club）和贝尔法

斯特博物学与哲学学会（The Belfast Natural Histo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成员，之后还当上了学

会主席。帕特森似乎对爱尔兰方言很感兴趣，于

1880年出版了《安特立姆郡和邓恩郡使用的英裔

爱尔兰人方言书目及词汇短语表（A Bibliography

of Anglo-Irish Dialects and a Glossary of Words and

Phrases Used in Antrim and Down）》。身为爱尔兰

人，他积极发现、收集和记录爱尔兰的本土文化。

他所属的“田野调查小组”是一个博物学爱好

者团体，他们将当地的自然科学和考古学综合起

来研究。与今天的考古学不同，当时的考古学是

博物学的一个分支，是好古人士们的知识活动，他

们将包括历史和民俗在内的地方文化视为一个整

体进行探究，而民俗学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身

的雏形。该小组于1893年成立了“阿尔斯特地区

贝尔法斯特博物学者田野调查小组委员会”，其第

一次讲座的主题便是 folklore。同年，该委员会举

办了弗朗西斯·约瑟夫·比格（Francis Joseph Bigger）

关于“地方民俗（Local Folk-Lore）”的讲座，该讲座

围绕 folklore展开。比格和帕特森一样，是出生于

贝尔法斯特的好古之人，后来成为田野调查小组

委员会的会长。他对爱尔兰的语言和考古学很感

兴趣，在崇古主义的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 400多

篇文章。而且，他还是爱尔兰各种文化活动的发

起人，参与了阿尔斯特图书馆剧院和爱尔兰民间

音乐协会的创立。

作为一名地方上的好古人士，帕特森积极探

索当地的 folklore，在此过程中，他不仅发现、收集

和记录了本土文化，还关注异文化，甚至将目光投

向了未曾亲眼所见的日本文化。虽然他的信息来

源主要是日本的英文报纸，并未达到直接发现、收

集和记录日本文化的阶段，但他对异文化表现出

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相关信息的收集。在当时的

英国，对 folklore的关注不仅是发掘本土文化的动

力，也是发现异文化的动力。

比帕特森稍晚一些，詹姆斯·普拉特·朱尼尔

（James Platt, Jr.）也为《Notes and Queries》撰写了

一些关于日本的文稿。他是一位业余语言学家，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投稿了5篇日本

相关文章。朱尼尔对中国和日本文化颇感兴趣，

在他的文章中还显示出对语言和民俗的偏爱，他

的文章的信息来源主要是访问过日本的西方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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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比如下文将会提及的著名日本学研究者张

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

帕特森和普拉特·朱尼尔对日本 folklore的研

究方法和态度，类似于“扶手椅上的民俗学家

（armchair folklorist）”，即不进行实地调查，仅依靠

他人记录和收集的二手资料来进行研究。虽然没

有证据表明他们之后积极参与了英国民俗学会

（The Folklore Society）[4]的活动，但帕特森曾送给

研究传统儿童游戏的民俗学家爱丽丝·贝莎·高姆

（Alice Bertha Gomme）一本《新圣诞童谣（The

New Christmas Rhyme）》，爱丽丝是英国民俗学会

创始人之一乔治·劳伦斯·高姆（George Laurance

Gomme）的妻子。所以，帕特森和朱尼尔无疑与

英国民俗学家之间有所交流。

2 被遗忘的民俗学家和日本学研究者

1878年，英国民俗学会在伦敦成立，它是世界

上最早成立的国家级民俗学学术团体。自创立之

日起，英国民俗学会的活动就不局限于研究英国

国内的文化，即本土文化，他们也积极关注国外的

异文化。这点在英国民俗学会的成立章程中也有

所体现。该章程指出，英国民俗学会的目标是保护

和记录、发表英国与其他国家（British and foreign）

的民间传统、传奇民谣、地方俚谚、俗信、古老习俗

等，可见其 folklore研究对他国文化的关注。该学

会的活动不仅将属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文化作为

研究对象，还探究了大英帝国版图之外的其他国

家的文化。其中，自然也包括日本文化，他们对日

本文化进行了叙述和描写。

英国民俗学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致力于

folklore研究的学术组织，在其成立之初，成员名

单中有一名居住在伦敦的日本人和两名身居东京

的英国人，而既往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关注到这一点。

居住在伦敦的那位日本人，名叫井上省三。

他可能是最早在英国直接接触到 folklore这个概

念的日本人之一。然而，井上仅加入了英国民俗

学会一年，他于 1879年回国，也因而退出了英国

民俗学会。我们并不清楚井上加入英国民俗学会

的具体原因、动机、经过，以及他对 folklore有怎样

的兴趣。目前也找不到他围绕 folklore展开的具

体活动，即他发现、收集和记录民俗的具体踪迹。

他与 folklore的交集可能并非深思熟虑后刻意为

之，而是纯属偶然。

再看看会员名单中所列的身居东京的英国

人。首先是“J. W. MacCarthy, Esq., British Legation,

Yedo, Japan”的记录，这里的 J. W. MacCarthy，应该

是外交官约翰·威廉·麦卡锡（John William Mac

Carthy）。麦卡锡是英国驻东京大使馆的成员，他在

东京任职期间，加入了英国民俗学会。根据会员名

单的记录，麦卡锡在1878至1881年的4年间，曾是

英国民俗学会的会员。然而，与井上省三一样，我们

无法找到其与folklore相关的具体活动或著作。

不过另一位身居东京的英国人（确切地说，是

一位爱尔兰人），却在 folklore研究上留下了鲜明

的足迹。会员名单中对他的记载如下：“C. Pfoundes,

Esq. Charles James William Pfoundes”，其姓名的汉

字表述为普恩天寿或普音天寿，日语名则是重井

铁之助（Omoitetsunosuke）。

普恩天寿于 1840年出生于爱尔兰东南部的

沃特福德，之后移居澳大利亚，并于1863年（时年

23岁）来到日本，时任英国海军二等海员。他很快

学会了日语，并在长达 12年的时间里，以各种方

式协助英国、美国大使馆以及日本政府的工作。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在横滨的英文报纸《日本周

报（Japan Weekly Mail）》负责一个专栏，撰写了一

些关于日本艺术、文学及习俗的文章。

上文提到帕特森经常参考《日本周报》上的文

章，其中就有可能包含普恩天寿的文章。《日本周

报》于 1870年开始发行，与该时期身居日本的日

本学研究者（Japanologist）关系密切。它刊登了当

时顶尖的日本学研究者（详见下文）关于日本文化

和艺术的论述，以及他们在自己组建的日本亚洲

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上的演讲记录，

该学会是一个日本学（Japanology）研究团体。然

而，普恩天寿与这个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精英日

本学研究者群体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于 1876

年离开日本，实足年龄 35岁，但在离开之前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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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日本知识，包括历史、

艺术、文化、习惯以及 folklore等等。

普恩天寿于 1875年即将离开日本之际，出版

了《扶桑耳袋（Fu- So Mimi Bukuro: A Budget of

Japanese Notes）》一书。该书是普恩天寿在《日本

周报》上发表的各种与日本有关的专栏文章的合

集，由横滨的日本报社出版。虽然内容比较粗略，

但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内容都是普恩天寿

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包括了对日本的迷信、宗

教、神话、传说、风俗等的记录。该书并不一定作

为 folklore的专业书籍编纂而成，但它为我们了解

folklore这一术语、概念如何从英国传到日本，提

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显然，普恩天寿在编纂这本书时，对 folklore

这一术语、概念已有了一定的了解。事实上，他在

书中解读日本本土的说话文学（native literature）的

部分，使用了“Folk-Lore”一词，尽管只有一次。就管

见所及，这是日本出版的书籍中首次出现 folklore

一词。Folklore这一概念诞生于 1846年，在 29年

后，它从英国传到了日本。日本书籍中首次出现

folklore一词的1875年，也是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

田国男出生之年。

日本民俗学界通常认为第一个将 folklore一

词引入日本的，是英国传教士约翰·巴彻勒（John

Batchelor），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巴彻勒自1877

年起才开始在日本活动，而《扶桑耳袋》的出版比

其活动时间早了大约两年，可见普恩天寿先于巴

彻勒在日本提及了 folklore一词。

《扶桑耳袋》一书拥有大量的读者。例如，英

国军舰设计师爱德华·詹姆斯·里德（Edward

James Reed）的著作《日本：其历史、传统和宗教，

1879 年访问记（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中，

大量援引了《扶桑耳袋》里的案例。而且，《扶桑耳

袋》不仅影响了英语圈的著作，还影响了同时代其

他语言的著作。例如，后来成为东京外国语学校

（现在的东京外国语大学）俄语教师的列夫·伊里

奇·梅奇尼科夫（俄语名为Лев Ильи́и́ч Ме́и́чников，

法语名为Léon Metchnikoff），他是一位革命思想

家和俄罗斯籍日本学研究者，他的著作《日本帝国

（L'empire Japonais）》中引用了《扶桑耳袋》里与俗

信相关的多篇文章，并称赞了普恩天寿为收集大

量信息所付出的努力。

1876年离开日本后，普恩天寿来到美国，出售

他本人收集的日本工艺品，并举办讲座。在1877-

1878年间，他游历东欧和西欧各地，之后返回英

国。正是这个时候，他成为英国民俗学会创立初

期的成员之一。虽然在会员名单中，他的居住地

被写为东京，但事实上那时他应该已经离开了日

本。会员名单每年会对个人信息进行更新，据记

载，1879 年他住在伦敦的 Custom House，1880-

1882年住在伦敦的1, Cleveland Place, St. James.。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普恩天寿回到英国，在海

军中担任书记员的同时，讲授日本文化，其中便包

括 folklore。然而，由于 他并没有像同时代的日本

学研究者那样在大学和其他机构接受过精英教育

或专业教育，他于何时何地接触到 folklore这个词

尚不清楚。然而，folklore确实是理解他早期活动

的关键词之一，我们完全可以说年轻时的普恩天

寿是一位民俗学家。

1878年，英国民俗学会在成立之际，出版了学

术期刊《The Folk-Lore Record》（1878-1882）。它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俗学专业期刊之一，之后变更

为《The Folk-Lore Journal》（1883-1889）和《Folklore》

（1890年至今）。在该期刊的创刊号上，登载了汤

姆斯等人的投稿，他们都是英国民俗学会赫赫有

名的创立者。同时，创刊号上还刊登了英国以外

的 folklore研究论文，如关于法国、意大利和美国

的原住民的文章。其中还有一篇是关于日本folklore

的论述，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普恩天寿。

在《The Folk-Lore Record》的创刊号中，普恩

天寿撰写的题为“日本民间故事”（Some Japan

Folk-Tales）的文章，出现在第 118-135页。可见在

英国民俗学会成立时，日本文化在英国已经被纳

入 folklore研究，进行了收集整理。不过，这篇文

章是对日本民间文艺 11个故事的记录和翻译，并

没有进行阐释和分析，也不清楚这些民间故事是

在哪里、如何被发现和收集的，所以作为资料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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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不算高。然而，这是日本的 folklore第一次被

介绍到英国，并刊登在世界上第一本民俗学专业

期刊上，因而意义重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

者亲赴日本收集了这些案例。

如前文所述，1873 年，帕特森在《Notes and

Queries》中使用 folklore一词向英国介绍了日本文

化，但他生活在英国，需通过阅读海运到英国的由

其他人撰写的日本英文报纸来撰写文章。与之相

对，普恩天寿则把自己在日本所见所闻的民间文

艺带到了英国，并将其作为 folklore研究的课题置

于俎上。

普恩天寿作为英国民俗学会会员和民俗学家

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活动，他不仅在学会期刊上发

表与日本 folklore相关的论文，而且还参加了学会

的年度会议。1880年 6月 23日，英国民俗学会第

2 届年会在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5]举行，会上提出并通过了一些提案，普恩

天寿是其中两项提案的发起人。首先，他对该年

度学会监察员的聘任问题提出了建议，得到了会

员们的一致肯定。之后，在年会即将结束时，他提

议感谢名誉干事高姆为学会做出的巨大贡献，也

获得了全场的一致认可。

除上述年会之外，英国民俗学会几乎每个月

都会举行晚间会议，进行论文发表和讨论。普恩

天寿和学会的核心成员一起，参加了1880年11月

12日和12月10日以及1881年4月22日举行的晚

间会议。而且，在1881年6月23日举行的英国民

俗学会第 3届年会上，普恩天寿时任由理事会组

建的委员会成员，负责报告和决定各类议题。根

据记录，与前一年年会类似，他本人也提出了几项

提案。如此，我们不难推断，普恩天寿当时确立了

自己作为民俗学家的地位，他不仅积极参加了英

国民俗学会的研究会议，还参与了学会管理，比如

提出议案等。他虽然并非英国民俗学会的理事，

却是负责学会运营的委员会成员之一。

然而，普恩天寿在英国民俗学会的活动，于

1881年 12月 16日的晚间会议后就戛然而止了。

从1883年起，他的名字也从会员名单中消失。这

表明他在 1882-1883 年左右退出了英国民俗学

会。其退会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有可能是因

为普恩天寿当时涉足的领域过多，活动过于广泛。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近 5

年时间里，普恩天寿作为一名民俗学家变得越发

活跃，但这只不过是他的多重身份之一。他在伯

明翰的一所学校里讲授日本美术史；在大不列颠

及爱尔兰皇家人类学学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世界上最古老

的人类学学会之一，成立于 1871年）的期刊上发

表论文，内容涉及日本人的起源、日本古代仪式和

习俗等。可见，他活跃在诸多学术领域，并不仅限

于英式民俗学。除了民俗学家的身份外，他还是

一位艺术史家、东方学家及人类学家，是皇家地理

学会、皇家殖民地学会、皇家亚洲学会、皇家历史

学会、艺术学会、香港日本学会等学会的成员。十

九世纪后半期，在英国诞生了近代学术世界的雏

形，普恩天寿与学术世界紧密相关，他参与其中，

活跃其中，这点从他的经历中可窥见一斑。

除了上述学术活动外，1876年离开日本前往

美国后，普恩天寿开始关注基于神秘主义、融合了

各种宗教的神智学（Theosophy），以及与之相关的

佛教等各类宗教，并作为宗教家开展活动。1889

年在伦敦，他成立了日本佛教的海外传播学会

（The Buddhist Propagation Society），参与了日本

佛教在英国的传播。这是佛教的西方传播史上一

个重要的里程碑。其实，身居日本期间，普恩天寿

已经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扶桑耳

袋》一书中也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与佛教相关的内

容。此外，他还参加了欧美国家东方学会的会议，

并策划在日本举办国际博览会，但这些活动并不

是十分成功，他未能获得学界的认可，也未能如愿

举办国际博览会。

1893年，普恩天寿失去了他在海军中的职位，

失望之余他重返日本。他不仅为日本精英阶层（当

时西方人主要与日本精英阶层交往），还为普通日本

民众举办佛教讲座。虽然他最初以西方佛教传播者

的身份被誉为反基督教的代言人，但由于他行为乖

张，逐渐失去了日本佛教界的支持，地位日益下降。

晚年时，他移居神户，成为一名佛教僧人，并以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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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情报机构（Orientalists' Intelligence Agency）的

名义，在日本从事各种工作，例如担任导游、翻译

和旅伴等。1907年，他在神户结束了波澜壮阔的

一生。

综上可见，我们不能把这位雄心勃勃、多才多

艺的普恩天寿，仅仅视作一位民俗学家。从广义

的角度来看，他的学术活动与好古学一脉相承，在

十九世纪后半期，各学科还没有分化，好古学研究

中融合了各种门类的知识。

普恩天寿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不像那些当时

活跃在日本学研究界的绅士们，他没有接受过精

英教育，所以被那些日本学研究精英们避而远

之。而且，他是一位爱尔兰人，受到英国人的统治

和压迫。他的性格、成长经历以及边缘性，或许是

他能够与日本乃至整个亚洲人民和文化共情，并

站在亚洲一方展开活动的动力所在。因为彼时，

与西方相比，亚洲人及亚洲文化位于劣势，被置于

东方主义的凝视之下。

毋庸置疑，普恩天寿作为民俗学家的经历，是

其各种职业生涯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他

是英国民俗学会中第一个专门从事日本研究的民

俗学家。但遗憾的是，普恩天寿现在已经成为英

国和日本民俗学史上“被遗忘的民俗学家

（Forgotten folklorist）”，以及日本学研究史上“被

遗忘的日本学研究者（Forgotten Japanologist）”。

3 英国的日本学及日本 folklore研究

在一些访日的传教士和荷兰商人的记录中，

我们能找到西方人发现、收集和记录日本民俗的

蛛丝马迹。如十六世纪中叶访问日本的路易斯·

弗洛伊斯（Luís Fróis）、十七世纪末来日的恩格尔

贝特·肯普弗（Engelbert Kaempfer）、十八世纪中叶

来日的卡尔·彼得·通贝里（Carl Peter Thunberg）、

十九世纪初来日的菲利普·弗兰兹·冯·西博尔德

（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等。而到了

江户末期及明治初期，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日

本，发现、收集和记录日本的民俗。

1855年，荷兰莱顿大学设立了日本学系，这一

时期，西方人研究日本的知识活动，即所谓的日本

学研究在欧洲萌生。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逐步

解除了闭关锁国，给西方带来了来自异国他乡的

许多未知信息，而在那之前，西方只能捕捉到这些

信息的模糊轮廓。此外，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迅猛

发展也促进了日本学研究的开展。从地球另一端

屡屡传来的“不可思议的国家——日本”的报道，

令西方世界感到震惊，并激起了西方人的好奇心。

在日本学研究萌发的同时，日本的工艺品也

开始在欧洲的国际博览会（如1862年的伦敦万国

博览会和 1867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引

起了西方人的关注。诸如浮世绘这样的日本传统

工艺品和文物，在日本被视为“理所当然”之物逐

渐被日本人舍弃，却作为商品大量流入了欧洲市

场（从日本的角度看是大量流出）。在这种文化背

景下，日本文化吸引了欧洲艺术家的目光，日本主

义（Japonisme）[6]运动也在欧洲艺术界蓬勃兴起。

可以说，日本主义和日本学研究是在同一时代同

步发生的一体两面现象。

日本文化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当面纱被

揭开，它便一跃成为西方学术界和艺术界的焦

点。1868年，法国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绘制了《左拉肖像》。在这幅著名的法国自

然主义文学家的肖像背景中，插入了一幅浮世

绘。在那个日本文化深受西方人喜爱的时代，

folklore这一新视角意想不到地渗透进欧洲的文

化表征世界中，所以 folklore研究悄然融入日本学

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以受聘外国教

师或外交官的身份来到日本，他们对日本的历史

和文化抱有兴趣，在日本组建了日本学研究者团

体，开展日本学研究。这些生活在日本的日本学

研究者里，有些人在发现、收集和记录日本文化的

活动中使用了 folklore一词。

第一任英国驻日本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于1863年出版了《大君之都（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一书，将日本的风俗习惯介绍给世界其

他国家。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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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詹姆斯·萨默斯（James Summers）于 1873 年

作为东京开成大学聘请的外籍教师来到日本。在

来日前的 1863年至 1865年间，他编撰了《中日资

料库（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丛

书。该丛书第三卷刊载了一个从《绘本太阁记》中

翻译而来的名为“狐仙（The Elfin Foxes）[7]”的日本

传说。而且，萨默斯还在1870年至1873年出版了

杂志《凤凰（The Phoenix）》，厄内斯特·萨托（Sir

Ernest Mason Satow，日文名：佐藤爱之助）、威廉·

乔治·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等著名日本

学研究者都曾向该杂志投稿。

例如，杂志第一期的开篇是萨托所写的论文

《虾夷阿伊努人（The Ainos of Yezo）》，萨托在文章

中介绍了他在函馆附近遇到的阿伊努人的衣食住

行情况。萨托是一名外交官，曾担任英国大使馆

的翻译、驻日公使、驻清公使等，也是英国日本学

研究的奠基人。此外，从第二十期开始，下文将详

细论述的阿斯顿，也在日本人的审核下开始连载

《日本的谚语（Japanese Proverbs）》。

到了 1871年，一部专门介绍日本风俗习惯的

重要著作出现了。英国外交官阿尔杰农·米特福

德（Algernon Bertram Freeman-Mitford）在伦敦出

版了《古老日本物语（Tales of Old Japan）》一作，其

中收录了忠臣藏等通俗小说以及桃太郎、金太郎等

许多日本民间传说故事，并附上了丰富的插图。

除了口承文艺外，该书还记录了日本当时的许多

生活习俗，如婚姻、出生及丧葬仪式。不过，米特

福德并没有在书中使用folklore一词，也不清楚他是

否知道folklore的概念。但该书在英国出版后，成为

“日本folklore和习惯的标准信息来源”[8]。现在的重

印版甚至添加了这样一个副书名——“folklore、童

话故事、怪谈及武士的传说”（Folklore, Fairy Tales,

Ghost Stories and Legends of the Samurai）。

上述著作尽管描述了所谓的日本风俗习惯，

却不能直接从书中读出用 folklore的概念来概括

文化某些部分的认识，这些著作并没有使用

folklore一词，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文化描述。然

而，之后的日本学研究者在接触到英国民俗学后，

开始逐渐使用 folklore这一术语。

随着日本学研究的发展以及著作的积累，日

本亚洲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于 1872

年成立，其主要成员是居住在日本的英国人。这

个学会是一个由在日本的外国人收集日本相关的

知识和信息，并将这些知识和信息传递给西方的

学术组织。学会中汇集了精英外交官、传教士和

实业家等，他们以日本为舞台，从历史、文学、艺术

到自然科学，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这些研究被统

称为日本学研究，即关于日本这一区域的研究。

萨托是该学会的核心成员，他虽然深谙日本

的风俗习惯，但并没有使用过 folklore一词，也没

有加入过英国民俗学会等 folklore团体，没有直接

参与过民俗学会的活动。然而，他的名字却出现

在后来书名中包含 folklore一词的日本相关书籍

中，这些书的作者都对萨托帮助收集、提供信息表

示了郑重感谢。由此可以看出，萨托的周围确实

存在 folklore 这个术语，他周围的人确实围绕

folklore开展了一些活动。

当时在萨托身边的日本学研究者中，张伯伦

是第一个使用 folklore的。他出生于英国，于1873

年来到日本（1911年最终离开日本），成为了东京

帝国大学等学府聘用的外籍教师。他是一位日本

学研究者，因对日本、阿伊努、琉球的语言和文化

的研究，以及对俳句和《古事记》的英文翻译而闻

名。张伯伦的著作对于普拉特那样为《Notes and

Queries》杂志撰写日本相关文章的“扶手椅上的民

俗学家”来说，是在英国表述日本文化的重要信息

来源，这点已在上文中述及。那些在英国对

folklore感兴趣的人，热衷于阅读身处日本的张伯

伦的著作，而张伯伦本人也对英国的 folklore研究

兴趣浓厚，并直接参与了研究活动。

1888年，张伯伦在当时的英国民俗学会会刊

——《The Folk- Lore Journal》（《The Folk- Lore

Record》的后续杂志）第6卷第1期上发表了《阿伊

努民俗（Aino Folk-Lore）》一文。该文是他通过对

阿伊努语的几次田野调查，收集整理而成的阿伊

努 folklore（这里指口承文艺）。张伯伦的这篇文

章在英国民俗学会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英国民俗学会在这篇文章中添加了“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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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的标注，并实际删除了 10则传说故事

（原计划共收录 54则）。标注附在张伯伦带有歧

视性的话语之后，他说：“阿伊努人的想象力和左

拉一样，极为好色且更加直言不讳。（The Aino's

imagination is as prurient as that of any Zola, and

far more outspoken.）”[9]这里提到的好色的“左拉”，

指的就是埃米尔·左拉（Émile François Zola），也就

是前文介绍的马奈画的肖像画中与浮世绘一起被

描绘的人物——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的小说

家。这位不受束缚的法国作家，从自然主义的角

度赤裸裸地揭露出人类的动物性，遭到当时英国

“绅士”们的厌恶。张伯伦暴露了自己对于异文化

表征的偏见，即以自身的文化为尺度来评价和否

定其他文化。

另一方面，英国民俗学会删除了该书的部分

内容，这实际上也是作出了与张伯伦同样的价值

判断。笔者本以为学会删除部分内容是因为张伯

伦的文章中存在歧视性表达，结果却恰恰相反，他

们之所以删除那些内容，是因为他们认为阿伊努

口承文艺的内容本身存在问题，不适合在该杂志

上发表[10]。所以，这一判断并非出于对阿伊努文

化的尊重或对阿伊努人权利和地位的考量，更不

是为了维护他们。

不过，英国民俗学会评议会鉴于“科学的目

的”，认可了被删除的口承文学的学术价值，决定

将完整的 54 话合集作为会员限定的私家版出

版。1888年，也就是张伯伦文章发表的同一年，英

国民俗学将完成版变更为《阿伊努民间故事（Aino

Folk-Tales）》，以57页的小册子形式出版。这本小

册子备受优待，进化主义人类学领域的权威、时任

英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后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

亲自在小册子开头写了一段长文进行介绍。而张

伯伦在自己写的文章被删除后，并没有表现出不

满。相反，他或许对这本书作为单行本限量出版

非常满意。仔细观察这本小册子就会发现，虽然

封面上印有“Aino Folk-Tales”的标题，但每一页的

页眉都印着“Aino Folk-Lore”的字样，且页面设计

与《The Folk-Lore Journal》完全一致。由此我们可

以推断，包含所有内容的完整版曾一度印刷完毕，

却在即将出版时被民俗学会评议会指出内容上存

在问题，于是他们急忙进行了替换，将删除的部分

文章《阿伊努民俗（Aino Folk-Lore）》在学会会刊

上公开发表，同时，他们没有浪费已经印刷完毕的

完整版，将其更改为《阿伊努民间故事（Aino Folk-

Tales）》，作为限量版发行。

否认异文化、删除相关记述的行为，源于十九

世纪西方社会中带有偏见的道德意识和共同观

念。而以“科学”的名义恢复曾被否定的异文化记

述，并在同行中传播的行为，则可以从当时被扭曲

的进化论学术潮流来理解。从泰勒的介绍中不难

看出，当时，围绕 folklore开展研究的人类学家和

民俗学家对阿伊努文化出奇地了解（甚至超过日

本人的了解程度），极度地迷恋。这是因为，他们

把阿伊努文化想象成人类进化的“某一”阶段，认

为阿伊努文化具有意味深长的资料价值，能加深

对进化论的理解。

此外还存在另一个原因。如埃尔温·贝尔兹

（Erwin von Bälz）等人提倡的“阿伊努白种人说”

所示，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整个欧洲，对阿伊努人怀

有一种共同的想象，认为阿伊努人和欧洲人的谱

系有关，将他们当作自己的祖先，并带有异国情趣

地把他们视为“高贵的野蛮人”。不仅如此，“阿伊

努白种人说”还是进化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解释路

径，说明了欧洲社会的“先进性”。同一时期，与欧

洲的这些幻想类似的幻想，也出现于生活在日本

的日本学研究者身上。因此，许多在明治时代来

日的日本学研究者都对阿伊努表示出强烈的兴

趣。尽管日本和英国之间相距甚远，但参与folklore

活动的人因为共同的兴趣联结在一起。而且他们

都陷入了进化论的悖论中，一方面在将异文化（存

在于日本的阿伊努文化）与自身文化（欧洲文化）

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将异文化置于劣位；另一方面

又在科学的名义下极为重视异文化这一研究对象。

之后，张伯伦不仅从 folklore的视角关注阿伊

努文化，还将这一视角融入日本文化研究中。他

于 1890 年出版了《日本事物志（Things Japanese:

Being Notes on Various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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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for the Use of Travellers and Others）》一书，

该书十分畅销，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被不断修订

并再版至第六版，还被翻译成日语出版。书中将

日本文化、阿伊努文化的各种主题按字母表顺序

排列，并进行解释，可谓一本百科全书。folklore

一词出现在第二版（每版都有增补和修订）的推荐

阅读书目中，而且在“佛教（Buddhism）”一节中也

提到，日本佛教影响了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对日

本 folklore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888年，当张伯伦在英国民俗学会发表《阿伊

努民俗（Aino Folk-Lore）》时，前文所说的英国传

教士约翰·巴彻勒也在同学会发表了有关阿伊努

的论述。巴彻勒于 1877年起开始向阿伊努社会

传教，并积极推动阿伊努文化和语言的研究，留下

了许多与阿伊努有关的论著。他在1888年的《The

Folk-Lore Journal》第6卷第3期上发表了《阿伊努

民俗标本（Specimens of Aino Folk-Lore）》一文。

这篇文章是一个出色的案例，如实展示出在

日本开展的日本学研究和在英国开展的 folklore

研究之间的密切联系，因为日本学研究的信息很

快就传到了关注日本的英国民俗学家那里。英国

民俗学会和民俗学家随时可以把握居住在日本的

日本学研究者的研究动向。巴彻勒分别于 1888

年 3 月 14 日、1889 年 12 月 4 日及 1892 年 4 月 28

日，在日本亚洲学会的例会上做了三次演讲。演

讲稿以同一标题“阿伊努民俗标本”分别连载在学

会杂志《日本亚洲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的第 16 卷第 2 期、第 18

卷第1期和第20卷第2期上。

巴彻勒1888年在《The Folk-Lore Journal》第6

卷第 3期上发表的文章，就是他 1888年 3月 14日

在日本亚洲学会上演讲的内容。虽然文章作者写

的是巴彻勒，但文章内容却与《日本亚洲学会会刊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第16

卷第2期中的演讲稿有很大差别。文章的内容是

他人对巴彻勒演讲的总结，所以实际作者很可能

不是巴彻勒。但毋庸置疑的是，巴彻勒在日本发

表的演讲内容在仅仅半年后就被介绍到英国民俗

学会，并在学会会刊上登载了出来。尽管当时已

经可以通过电报与国外通信，但如此迅速的信息

传播速度仍令人感到惊讶。

此后，巴彻勒继续从事 folklore 研究。1892

年，巴彻勒出版了《日本的阿伊努人（The Ainu of

Japan）》，并在书中也使用了 folk-lore一词。1901

年，他又出版了《阿伊努人和他们的民俗（The

Ainu and Their Folk-lore）》，这是一部超过 600 页

的大部头民族志。之后，巴彻勒的研究活动不仅

停留于英国民俗学会，还延伸到了美国民俗学会。

在英国民俗学会成立十年后的 1888年，美国

民俗学会（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成立了。该

学会自成立以来就发行了《美国民俗学杂志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894年，巴彻勒

的《阿伊努民俗项目（Items of Ainu Folk-Lore）》一

文刊登在该杂志的第7卷第24期上。当时，威廉·

埃利奥特·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等人

都参加了美国民俗学会。格里菲斯是美国人，曾

受聘担任外籍教师，同时也是一位东方学家，于

1892 年出版了《历史、民俗和艺术中的日本

（Japan in History, Folklore and Art）》一书。例如，

1892年 5月，在美国民俗学会波士顿分会的月度

会议上，在关于原始宗教的全球相似性的讨论中，

格里菲斯和爱德华·西尔维斯特·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等人都陈述了日本的 folklore。莫

尔斯是一位已返回美国的曾受聘于日本的外国教

师，也是美国的日本学研究者，他因发现“大森贝

冢”而闻名。十九世纪末，不仅仅是英国籍的日本

学研究者和居住在英国的民俗学家，日本的folklore

也成为美国民俗学家们热议的对象。而且，当时这

个研究网络很可能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社会[11]。

最后，来看看和萨托、张伯伦并称三大日本学

研究者的阿斯顿吧。阿斯顿也是使用 folklore一

词的日本学研究者之一。

1841年，阿斯顿出生于爱尔兰的德里，大学时

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学习现代史和文献学。

1864年他作为英国外交部的翻译来到日本，后在

神户担任领事。他与萨托一样，在担任外交官的

同时对日语展开研究。他虽然出生在爱尔兰，但

他是盎格鲁·爱尔兰人（Anglo-Irish）。盎格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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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兰人的祖先是来自英国的殖民者，他们信奉新

教，在爱尔兰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拥有土地的

精英特权阶层。阿斯顿在1889年离开日本后，没

有回到爱尔兰，而是在英国度过了余生，于1911年

在英国去世。而他从外交部退休、住在英国之后，

才开始全身心投入 folklore研究。

1891 年，伦敦日本学会（The Japan Society,

London）在英国成立。该学会的章程规定“日本学

会的目标是鼓励研究日本的语言、文学、历史、

folklore、艺术、科学、产业、日本人过去和现在的社

会生活与经济状况，以及此外与日本有关的一切

事物”[12]，可见 folklore一词被包含在内。正如日

本亚洲学会是居住在日本的日本学研究者的研究

组织一样，伦敦日本学会成为身处英国的日本学

研究者的重要团体。学会不仅接受来自英国的成

员，而且接受来自海外的会员，所以居住在日本的

日本学研究者萨托也加入了这个学会，还曾担任

该学会副会长。阿斯顿和张伯伦也作为名誉会员

加入了学会。伦敦日本学会的活动最先被英国民

俗学会会刊所介绍，而英国民俗学会是一个由喜

爱 folklore的人组成的团体。

1896年，阿斯顿在伦敦日本学会会刊附录 1

的第1卷和第2卷上，连续发表了《日本书纪》的译

文《日本纪（Nihongi）》。这部443页的译作在卷末

还附有索引，对于关注世界神话比较研究的民俗

学家来说无疑是宝贵的资料。同年，英国民俗学

会会刊《Folklore》的第7卷第4期上，刊登了对第1

卷的书评。评论家总结道：“第1卷的出版使伦敦

日本学会赢得了许多非学会成员的感谢。为了让

更多的人了解日出之国（即日本）人民的国民性、

文学及传统，我希望能有更多类似的书籍可以提

供给西方社会。”[13]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人们

对日本文化的译介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阿斯顿的

作品得到了英国民俗学会的高度评价，关于《日本

纪》第 2卷的书评也刊登在次年出版的《Folklore》

的第8卷第3期上。

以此为契机，阿斯顿将英国民俗学会视为其

知识活动的重要场所，在那里发表论文，并加入了

英国从事 folklore 研究的群体。1899 年，他在

《Folklore》第 10 卷第 3 期上发表了《日本神话

（Japanese Myth）》一文，该论文可谓英国最前沿的

日本神话研究。

阿斯顿是欧洲当时研究日本神话和神道教的

第一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究中运用了

folklore的概念。他在 1905年出版了《神道：众神

之路（Shinto: The Way of Gods）》一书，是一部长达

390页的关于日本神道和神话的著作。该书从神

道的总论到细节都一一言及，是当时十分珍贵的

资料。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限于对日本神

道的介绍，还引用了当时著名的 folklore研究者泰

勒、弗雷泽等人的研究，尝试对世界各国的

folklore进行比较分析。所以，与当时出版的单纯

介绍或解说日本文化的著作不同，我们可以把该

书视作 folklore学术书籍。该书的索引中Folk-lore

一词只出现了一次，但实际上 folklore在书中出现

过 8次，如“European folk-lore”，大多用于与世界

各国进行比较研究时。这说明阿斯顿积极吸收了

当时在英国开展的世界性 folklore研究的成果，并

将其应用于自己的日本学研究。

1906年，阿斯顿在《Folklore》的通信栏中发表

了一篇短文，内容关于日本文件中用“手印”替代

印章的现象。后来，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12

年，他的遗作《日本的咒术（Japanese Magic）》被刊

登于《Folklore》杂志。阿斯顿去世后，在5月15日

的英国民俗学会的例会上，其他会员代读了他的

手稿，而发表的文章是以其手稿为基础撰写而成

的，可见学会对他的厚爱。

以上，基于一些著作中实际使用的例子和在

英国民俗学会的活动个案，笔者对十九世纪末在

日本开展的日本学研究，以及 folklore这一术语和

概念在日本学研究者中的传播情况进行了回顾。

很明显，folklore的视角深深融入日本学研究中。

当然，日本学研究者不仅从事狭义的 folklore 研

究，在学科还没有完全分化的时代，如上文提到的

普恩天寿一样，他们广泛涉猎人类学、地理学和东

洋学等相互重叠的知识领域，而 folklore只是其中

之一而已。

例如，张伯伦等人除了在 folklore的专门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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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文章外，同一时期还在英国地理学会等其

他学会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他们在人类学

会上发表的文章多于在英国民俗学会发表的文

章，所以自然不大认可自己民俗学家的身份。

但不可否认，十九世纪中叶在英国出现的

folklore这一概念和术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

为解读遥远的他乡——日本文化的一个视角，并

在日本学研究者中广泛传播。同时，由于接受了

folklore概念的日本学研究者以及其他来到日本

的知识分子和旅行者们给当时的英国带回了大量

宝贵的新信息和资料，在英国发展壮大的 folklore

也将日本纳入了其研究范围。例如，英国探险家伊

莎贝拉·露西·伯德（Isabella Lucy Bird）于 1878年

到日本旅行，写下了《日本奥地纪行（Unbeaten Tracks

in Japan）》等游记。之后英国民俗学会例会和会

刊都提及了她的游记，并将其视为研究日本的重

要资料[14]。

4 结语：英式民俗学在日本的终焉

folklore这一术语诞生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

国，当时英国社会存在阶级对立、民族对立等种种

问题，所以 folklore 也不免染上了政治色彩。同

时，它也激发起一些好古人士的好奇心，使他们在

尚未分科的好古学知识活动中得以尽情享受

folklore研究。以这一术语的出现为契机，人们开

始在各种想法的驱使下发现、收集和记录

folklore，这样的学术活动在英国日益兴盛。当

folklore研究以英格兰和爱尔兰为对象展开时，它

是一种“自我表征”，在阶级、民族等方面鼓动“我

们”的自我认同，并引发了各种政治运动。而当

folklore研究以其他国家和地区为对象时，则成为

一种强调社会进化论的“他者表征”，使身处西方

社会的人们认识到自身社会和文化的优越性的同

时，对西方社会已经失去的“美丽、高贵的野蛮状

况”心生憧憬。我们可以从中窥见殖民主义、帝国

主义以及东方主义的桎梏。

尽管十九世纪末的政治、社会和学术状况确

实如此，但“日本”的 folklore却备受关注，且实际

围绕日本 folklore展开的发现、收集及记录活动十

分活跃。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进行思考。在日

本民俗学建立之前，“日本”以各种形式被作为英

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而在“民俗”一说诞生之

前，日本文化已经被作为 folklore进行了研究。因

此，若是要将日本民俗学史放在世界史潮流中重

新定位，我们便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在现在的日

本民俗学成立之前，已经存在另一种民俗学。当

然，我们也不难推测，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日

本，也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印度、中国、东南亚国家

以及非洲国家等所有的非西方社会，所以不能将

其视作日本一国的特殊现象。

十九世纪末，英国的“扶手椅上的民俗学家”

以从日本带回的报纸和书刊为信息来源，发现、收

集、记录了日本的 folklore。而同时代生活在英国

的日本留学生和居住在日本的英国人，也偶然加

入了研究 folklore的学会组织。并且，英国和日本

两地都使用 folklore 这一术语来探讨日本文化。

此外，在同一时代，folklore的概念也悄然进入了

更为广泛的日本学研究领域，日本学研究者中涌

现出不少进行田野调查、直接收集 folklore的人。

居住在日本的他们与英国民俗学保持着紧密联

系，与美国等其他西方民俗学团体也有所互动。

尽管是单向联系，但当时围绕着 folklore所展开的

东西方之间知识和信息的交流互通却超越了现

在。不过，负责和统治信息流通的，是以英国人为

主的西方人，几乎不见日本人的身影。但即便如

此，我们也应该承认英式民俗学（folklore）在日本

的存在，且赋予其恰当的位置。

这一西方线路确实与现在的日本民俗学或是

柳田国男所构建的民俗学没有直接的谱系关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俗学受到十九世纪末

包括 folklore在内的日本学研究领域的外国学者

的影响，生成了有别于以往的“日本”意识和框

架。当然，在日本近世时期，人们逐渐了解世界，

通过与外国人的接触，既已形成了“日本”这一自

我认知。但进入近代以后，欧美研究者进行的“他

者表征”式的日本研究愈发活跃。日本研究者虽

对欧美研究者的研究抱有抵触感，却又不得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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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作为研究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研究

者萌生了过度日本意识，认为只有“我们”日本人

才拥有描绘日本的资格。可以说，如今日本民俗

学研究之所以还近乎异样地执着于“日本”这一研

究对象，是由于受到了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在日本

从事的日本学研究和 folklore研究的刺激。在英

国民俗学研究中，西方人对日本文化进行了较为

偏颇的客体化，正因如此，柳田等人明确提出“日

本”这一特定框架，以对抗西方的民俗学。

如此，当我们俯瞰日本民俗学史，会发现仅从

日本近世的民俗考证学出发说明如今的日本民俗

学的由来是不够充分的。日本的民俗学并没有连

续的“谱系”，而是在各种各样的民俗学研究的复

杂交融中孕育而生，它们相互影响，之后逐渐隔

绝，可谓历经兴衰。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民俗学便

是当时众多的民俗学研究之一，对此，我们应当正

确认识到其在日本民俗学史中的存在，并将十九

世纪末英国民俗学的兴盛时期，定义为其早于日

本民俗学出现在日本的时期。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是埃里克·

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生动描

述的欧洲“传统的大规模生产”[15]时代（1870-

1914），即“传统的发明”时代，日本民俗学的这段

历史与传统的发明时代重合并非偶然。folklore

这一术语和概念本身便是在传统的发明过程中被

使用的。

英式民俗学（folklore）在日本的发展只持续了

大约40年（1873-1912），而且有着特殊的情况——

那个时期民俗学研究的核心人物并非日本人，而

是西方人。换言之，这是日本民俗学史上西方人

对日本民俗最感兴趣的时期，他们津津乐道地发

现日本民俗，争先恐后地收集，愉快地记录，热烈地

争论。那是一个日本被西方人的目光“凝视”、被西

方人的手“描绘”、被西方人的语言“讲述”的时代。

后来，随着对日本文化的新鲜感逐渐消失，日

本西化的推进，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民

族主义的兴起，西方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看法日

益恶化，西方人讲述和描绘日本民俗的势头也逐

渐衰落了。

这宣告了英式民俗学在日本的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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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6日，我国著名学者严绍璗先生仙逝。先生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研究为基础的东亚文

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在原典性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关于理解东亚文化的“变异体”理论，以此

开创了“文化与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对古典文献学、东亚文化与文学、海外中国学、思想史研究等诸

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辞世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本刊谨此深致哀悼。

可靠的理论总有丰富的阐释空间和远阔的理论射程，本期推出了刘晓峰教授的论文《符号、变异

体与东亚民俗比较研究》，便是将严绍璗先生的变异学理论导入东亚民俗研究的一个成功案例。作者

以中国古代节日中习俗的“打春牛”仪式与日本古代宫廷中的“观白马”仪式、以及中、日、越等东亚诸

国的土地信仰、灶神信仰之比较研究为例，结合西方的符号学理论，讨论了东亚习俗中相异的“社会

文化语境”背后极其相似的“认知文化语境”和符号系统。文章揭示出基于东亚时间文化传统的一整

套对于世界阴阳五行符号化的分类和在此基础上对于世界的解释，以及按照这一解释参与到世界的

转化，在东亚诸国各自文化世界中找到自己最合适位置的诸多行动和努力，这仪式背后存在的是东

亚这一特定时空中人类认知共性产生的文化元素和理性精神。民俗研究的另一篇论文是东京大学菅

丰教授的《西方近代日本民俗研究史——十九世纪由英国人主导的日本学及日本 folklore研究》，文章

开篇就引述了中国学者对现代中国民俗学史研究现状的指摘：现有研究主要以中国本土线路为对

象，却忽视了另一条西方的线路。菅教授的文章即强调了一种与柳田民俗学所不同、与之亦不存在谱

系“连续性”的前近代英式民俗学（folklore）在日本之存在，要求学术界认识到并赋予其恰当的学术史

位置。如其所言，此类情形绝非日本所独有，也出现在了同时期的诸多非西方社会。前述二文虽各有

侧重，但不难看出其间存在着某种基于开放意识的共性，两位作者都试图揭示出日本乃至东亚民俗

乃至民俗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强调某种区域和世界的联系性和普遍性。在世界各国日渐走向封

闭、网络信息空间日渐巴尔干化的当下，我们所应不断提倡、重申的，不正是这样一种多元、开放的精

神和观念吗？

本期的语言学和教育学栏目，推出了几篇综述文章，不消说，旨趣自在总结与展望，俾使来者得

其门径，少走弯路。近些年来数据驱动的语言与翻译研究成为学术界新的问题域，其中人机对话系

统、数据挖掘技术等皆为此属。毛文伟教授的论文《进展、问题与展望——数据挖掘技术在日语语言

研究中的应用》所关注的是近年来一种新兴技术手段在日本语言学研究界付诸应用的进程中取得的

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在该研究领域，我国日语语言研究界还处于刚刚起步的追赶阶段，这一总结和前

瞻为我们未来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有益的路线指引。文章结末处，作者指出，“当前，国内日语语言

学研究存在着学术共同体意识不足，缺乏与英语语言文学等兄弟二级学科的对话，更缺少和中国语

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等一级学科交流，未能体现计算语言学的进步等问题。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将

数据挖掘技术等新方法应用于语言学研究实践。”爱因斯坦有一句话流传颇广，他说：“我不能容忍这

样的物理学家，他拿起一块木板来，选择最薄的地方，在最容易钻孔的地方钻许多孔”。2022转眼即

逝，2023年希望我们都能操起电钻，对着自己各自的厚木板，开钻。


